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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存宋代笔记小说约有百部从不同角度记述了王安石的轶闻、趣事，是研究王安石传记的重要资料。

本文从南宋以后王安石轶闻、趣事的流布，笔记小说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态度，笔记小说（包括讲史

小说）对王安石个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做了初步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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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小说作为一种史料载体，产生的时代甚早，“小说”一词至迟已见诸《汉书·艺文

志》。而“笔记”体裁的产生一般认为是在北宋前期，但产生于北宋前期的“笔记”体裁，

实际上是从秦汉以来的“小说”分离出来的。因为“小说”在宋以前是指除列于大雅之堂的

文章以外的各类文体的统称，而宋以后则泛指传说、志怪、传奇、平话一类故事文体的专称。

明人胡应麟把“笔记小说”分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辨

订、一曰箴规，若按自宋代笔记、小说分流而言，胡应麟所分前二类以小说为主，后四类则

称之为“笔记”更合适。1

宋人笔记小说流传至今的数量相当可观。按《现存宋人著述总录》的统计，史部琐记之

属 61种，杂学类杂论、杂考之属 146种，小说类杂录之属 167种，共计 374种。而其中记

述王安石变法和王安石轶事、事迹的笔记小说大约有近百部，可见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笔

记小说亦是基本的重要史料。对于笔记小说所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事实，从清人蔡上翔编撰

《王荆公年谱考略》至今学人曾就其真伪做过一些考辨，但从总体上全面考察笔记小说中的

王安石形象，似还未有人进行论述。对此笔者拟从王安石轶闻、事迹的流布，笔记小说作者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态度，笔记小说对王安石个性形象的塑造三个方面做初步性探讨 

 

一、王安石轶闻、事迹的流布 

 

唐宋以降，人物传记资料的流传主要有二方面，一是正史本传和墓志铭（行状、神道碑），

二是笔记小说所记的轶闻趣事及相关传记资料。前者多载人物的履历，业绩和对生前生后的

品评定位，而后者多再现人物的个性、情趣、交游、爱好、具有浓重的文学色彩。但笔记小

说的记述分散零碎，只有将零散的材料裒辑成编，才能观其堂奥。从笔记小说中裒辑王安石

遗闻趣事的工作自南宋已开始做起，这就是朱熹首次以笔记小说为主编辑的《三朝名臣言行

录》，四库馆臣把名臣言行录收入史部传记类。王安石事迹被编入《三朝名臣言行后录》卷

第六王安石荆国文公，共计 36条，引用笔记小说 14种2，具体引用情况见下表。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司马光《温公琐语》 2 《晁以道论配享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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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伯温《闻见录》 9 《卮史》 1 

司马光《涑水记闻》 3 刘安世《元城语录》 2 

吕祖谦《吕氏家塾记》 3 谢良佐《上蔡语录》 1 

魏泰《东轩笔录》 7 程颐《程氏遗书》 1 

王安石《语录》 1 杨时《龟山语录》 3 

陈师道《后山谈丛》 1 《郑侠言行录》 1 

明朝人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卷二十六《宋·王安石》在汇编《宋史·王安石传》、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等资料外，亦裒集了相当多的宋人笔记小说资料，但均未注

出处，且如蔡上翔说“明有唐应德者，著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余言，而亦无一

美言一善行”3（后面还将论及）。清朝初年全祖望补作《宋元学案》时在“荆公新学略”末

附逸事 28条，主要采自反变法派和理学家的笔记。清人顾栋高在雍正初年编撰《司马光年

谱》后，接受玉亭的意见，以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乘除，遂作《王安石年谱》旨在证明司马光

之是，王安石之非，互相衬托编为合谱4。谱后附《王荆国文公遗事》一卷，共收录 104条，

引用笔记小说及其它典籍 35种5，具体引用情况见下表。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朱熹《朱子语类大全》 22 刘道原《言行录》 3 

《宋名臣言行录》 3 《宋史》 2 

程颐《程氏遗书》 1 朱熹《朱子文集》 2 

谢良佐《上蔡语录》 1 《宋稗类钞》 11 

杨时《龟山语录》 5 陆游《老学庵笔记》 10 

刘安世《元城语录》 2 《道山清话》 3 

《赵清献神道碑》 1 庄绰《鸡肋编》 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2 苏轼《调谑编》 2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1 费袞 《梁溪漫志》 1 

魏泰《东轩笔录》 2 胡仔《渔隐丛话》 1 

《韩献肃行状》 2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1 

《韩持国行状》 1 （清）王阮亭《香祖笔记》 3 

蔡绦《西清诗话》 1 沈括《梦溪笔谈》 3 

朱彧《萍州可谈》 2 《墨客挥犀》 1 

龚颐正《芥隐笔记》 3 苏轼《东坡志林》 3 

孙宗鉴《东皋杂录》 2 孙升《孙公谈圃》 1 

朱弁《曲洧旧闻》 5 释惠洪《冷斋夜话》 1 

 近人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从笔记小说、诗话、文集、方志、杂史等辑录宋代 600

余人的传记资料，其中王安石（包括王雱、王安国）共有 166条，引用各类典籍 77种，其

中笔记小说 50余种6，具体引用情况见下表。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陆游《老学庵笔记》 5 王铚《默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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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22 司马光《涑水记闻》 5 

周煇《清波杂志》 1 晁说之《晁氏客语》 1 

《道山清话》 2 孙升《孙公谈圃》 6 

赵彦卫《云麓漫钞》 1 叶梦得《石林燕语》 3 

张端义《贵耳集》 1 蔡绦《西清诗话》 3 

蔡绦《铁围山丛谈》 5 吴坰《五总志》 1 

陈师道《后山丛谈》 1 《墨客挥犀》 3 

魏泰《东轩笔录》 17 《潘子真诗话》 1 

王栐《渑水燕谈录》 2 《宋稗类钞》 1 

袁 絅《枫窗小牍》 1 洪迈《容斋随笔》 1 

岳珂《桯史》 4 苏轼《调谑编》 1 

张师正《倦游杂录》 1 曾慥《高斋漫录》 3 

张邦基《墨庄漫录》 7 吴宏《独醒杂志》 2 

范正敏《遁斋闲览》 1 楼钥《攻媿集》 1 

沈括《梦溪笔谈》 2 叶梦得《石林诗话》 1 

朱弁《曲洧旧闻》 3 释惠洪《冷斋夜语》 3 

曾纾《南游纪旧》 1 蔡天启《蔡宽夫诗话》 1 

李壁《荆公诗注》 1 吕本中《师友杂志》 1 

侯延庆《退斋笔谈》 1 苏籀《栾城遗言》 1 

周遵道《豹隐记谈》 1 《续墨客探犀》 1 

阮阅《诗话总龟》 3 《汉皋诗话》 1 

朱彧《萍州可谈》 3 晁说之《晁氏客语》 1 

徐度《却扫编》 1 叶梦得《避暑录话》 1 

赵令畤《侯鲭录》 1 王巩《闻见近录》 1 

吕希哲《吕氏杂记》 1 文莹《玉壶清话》 1 

吴聿《观林诗话》 1 方勺《泊宅编》 2 

赵与时《宾退录》 1 魏泰《隐居诗话》 1 

王明清《挥麈后录》  陈师道《后山诗话》 1 

陆游《入蜀记》 1 吴处厚《青箱杂志》 1 

章如愚《山堂考索》 1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1 

孔平仲《谈苑》  周煇《清波杂志》 2 

钱愐《钱氏私志》  永亨《搜采异闻录》 1 

张舜民《画墁录》   1 

新近江西省抚州市杨华林先生为纪念王安石诞辰 980周年，编辑《王安石轶事汇编》，

正文分五个专题“青少年时代”、“小臣生涯”、“当国时期”、“晚年生活”、“身后风云”，采

录宋元明清典籍乃至今人著作约计 183 种7，其中引用宋人笔记小说 100 余种，引用次数 2

次以上的宋人笔记小说、诗话约计 62种，详情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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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吴曾《能改斋漫录》 16 王铚《默记》 1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50 司马光《涑水记闻》 22 

蔡绦《铁围山丛谈》 6 龚明之《中吴纪闻》 4 

张端义《贵耳集》 2 沈括《梦溪笔谈》 2 

魏泰《东轩笔录》 35 徐度《劫扫编》 4 

叶梦得《石林燕语》 8 李心传《旧闻证误》 3 

叶梦得《避暑录话》 6 方勺《泊宅编》 5 

蔡绦 《西清诗话》 3 《道山清话》 8 

庄绰《鸡肋编》 2 杨时《龟山语录》 6 

张邦基《墨庄漫录》 9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4 

王楙《野客丛书》 2 王明清《挥麈录》 5 

惠洪《冷斋夜话》 11 周煇《清波别志》 6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31 高晦叟《珍席放谈》 2 

赵令畤《侯鲭录》 8 朱熹《朱子语类》 13 

《墨客挥犀》 2 刘安世《元城语录》 6 

罗大经《鹤林玉霞》 10 苏辙《龙川别志》 2 

孙升《孙公谈圃》 5 曾慥《高斋漫录》 6 

朱熹《名臣言行录》 2 袁文《瓮牗闲评》 3 

刘克庄《后村诗话》 2 程颐《程氏遗书》 2 

蔡天启《蔡宽夫诗话》 4 《司马光日记》 2 

叶梦得《石林诗话》 7 谢良佐《上蔡语录》 2 

陆游《老学庵笔记》 15 《宋稗类钞》 3 

朱弁《曲洧旧闻》 7 朱翌《猗觉察杂记》 3 

《林希野史》 11 施德操《北窗灸輠录》 2 

陈师道《后山谈丛》 3 刘道原《言行录》 3 

曾敏行《独醒杂志》 5 陈长方《步里客谈》 2 

王栐《燕翼诒谋录》 2 袁 絅《枫窗小牍》 2 

岳珂《桯史》 6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2 

吴坰《五总志》 3 洪迈《容斋随笔》 4 

朱彧《萍州可谈》 4 吕希哲《吕氏杂志》 2 

《续墨客挥犀》 2 孔平仲《孔氏谈苑》 3 

范正敏《遁斋闲览》 2   

以上是王安石轶事流布、裒集的基本情况，其中显著的特点是宋代笔记小说有关王安石

轶事的记载日益受到重视，被注意的轶事数量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二、笔记小说作者对王安石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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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笔记小说保留了大量珍贵的人物传记资料，但其资料的来源多是传闻，“随意录

载”，如四库馆臣论小说家时所说“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

其一辍辑琐语，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

资考证者亦错其中”。8所以鉴别笔记小说的史料真伪是使用和探取笔记小说的首要工作，特

别是持不同政见者，对政敌轶事的登载多带有个人恩怨的色彩，对这些资料更要注意鉴别，

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直至谬种流传。以上所举五种王安石轶事汇编，除今人杨华

林先生外，其余四种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一是宋人笔记小说中关于王安石的轶事多出自他

的政敌，或持否定新法的人之手（后面详论），对此不加以辩鉴，笼统裒辑在一起，使本身

就存在的事实错误以讹传讹，丁传靖先生所辑，即属于这种情况。二是编辑者本身对王安石

就心存偏见，否定其所作所为，他们对笔记小说失实的记载不仅不予以鉴别，而是利用错误

的事实来证明自身否定王安石的正确，顾栋高所编王荆国文公轶事的出发点即在于此。顾栋

高认为王安石“使宋室斲丧而身列千古之罪人”9，前揭顾栋高编撰王安石年谱主要是以王

安石与司马光相乘除，旨在证明司马光之是，顾氏“又用司马光《涑水记闻》、邵伯温《邵

氏闻见录》、魏泰《东轩笔录》、刘安世《元城语录》、杨时《龟山语录》、朱熹文集、语类等

作遗事一卷，收集了两宋时期主要攻击王安石的文字，与年谱相呼应，给人一种从正史到稗

史无不否定王安石的印象”。10

为了准确透析笔记小说中的王安石轶事，了解一下笔记小说作者们对王安石的基本态度

是必要的。就目前所见登录王安石轶事的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对王安石的态度大致有五种情

况，其一是北宋神宗朝至南宋绍兴初反变法派或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意见者，如《温公琐语》、

《温公日记》、《涑水记闻》的作者司马光，《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的作者邵伯温、

邵博，《东斋记事》的作者范镇，《龙川略志》的作者苏辙，《孙公谈圃》的作者孙升，《泊宅

编》的作者方勺，《道山清话》的作者王囗，《元城语录》的作者刘安世，《龟山语录》的作

者杨时，《曲洧旧闻》的作者朱弁，《后山谈丛》的作者陈师道等。 

其二是与变法集团有密切联系，但对变法又持批评意见，如《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

是变法集团的骨干分子曾布的内弟，“魏泰的思想倾向颇似曾布，对变法持一定的批评意见，

对王安石肯定居多，对吕惠卿则痛加揭露贬斥”11。《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的作者蔡绦 ，

四库馆臣以为蔡绦虽系蔡京之子“其罪于京等，曾敏行《独醒杂志》则载绦作《西清诗话》

多称引苏黄诸人，竞以崇尚元祐之学”，“而丁仙现一条乃深诋王安石新法”12。 

其三是生活在南宋时代，虽已远离变法和党争，但在思想上秉承绍兴本《神宗实录》对

王安石及其变法持否定态度，如《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桯史》的作者岳珂，《栾城遗言》

的作者苏籀，《云麓漫钞》的作者赵彦卫。 

其四是只登载遗闻轶事，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渑水燕谈录》的作者王辟之，《鸡

肋编》的作者庄绰，《癸辛杂识》、《齐东野语》的作者周密，《宾退录》的作者赵与时，《能

改斋漫录》的作者吴曾，《墨庄漫录》的作者张邦基等。 

其五是与变法集团有亲缘联系，被四库馆臣视作对王安石有所回护者，如《珍席放谈》

的作者高晦叟，四库馆臣说“又当王氏学术盛行之时，于安石多曲加回护，颇乖公议。”13《挥

麈录》的作者王明清，四库馆臣说“明清为王銍之子，曾纡之外孙，纡为布第十子，故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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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布多溢美，王安石没，有神人幢盖来迎⋯⋯”14《清波杂志》的作者周煇，四库馆臣曰“所

记皆宋人杂事，方回《桐江续集》力诋其尊王安石之非，考书中称煇之曾祖与安石为中表，

盖亲串之间，不无回护”15。《老学庵笔记》的作者陆游，四库馆臣曰：“惟以其祖陆佃为王

安石客，所谓埤雅，多引字说，故于字说无贬词，于安石亦无讥语，而安石龙睛事并述埤雅

之谬谈，不免曲笔”16。 

上述五类若从资料蕴含的褒贬品评来分，前三类带有贬的性质，后两类虽可划属褒的范

围，但所叙遗闻轶事很少关涉变法得失，这与前三类政治倾向明显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四库

馆臣所云：对王安石无讥语而已。若再从资料载录的数量来看前三类要远远多于后两类，前

三类以《邵氏闻见录》、《涑水记闻》、《东轩笔录》在杨华林《王安石轶事汇编》中被引用

107个条目，后二类以《老学庵笔记》、《能改斋漫录》、《清波杂志》、《清波别志》在同书中

只引用 37条目。不特如此，朱熹、顾栋高是否定王安石的所采更是多引自前三类。丁传靖

先生从汇辑宋人人物传记资料的角度所引用的资料亦是以前三类为多。由此可见，王安石及

其新法不仅在《神宗实录》、《长编》以及其它南宋史学著述中被否定，就是在稗史中其个人

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扭曲的。 

 

三、笔记小说对王安石个人形象的塑造 

 

以上就笔记小说的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态度作了大致的勾勒，现再简要看看笔记小

说载述王安石及其变法有哪些内容。通观地说，大致主要包括政治生活、思想作风、社会交

游、文学创作、个性特征、生活兴趣等方面。从品藻人物来讲，王安石个人形象的塑造比较

复杂，他不象笔记小说记述司马光、苏轼等人基本是以一边倒地肯定性轶闻趣事，而是褒贬

毁誉参半，甚或毁大于誉。所以，有关贬毁性质的轶闻趣事，往往成为后世否定王安石及其

变法的有力素材，如魏源在《再书宋名臣言录后》一文中所提示的： 

杨用修最不喜朱子，至谓“朱子列安石《名臣言行录》缁素易位”，则尤不可无辩。

朱子跋两陈谏议，罪状安石，纚三四千言，不啻九鼎铸魑魅，而兹录安石十余事，则皆

心若公孙弘．．．．．，学若商君．．．．，愎若阳处父．．．．．（不臣若王处中．．．．．．），怙．子若石季龙．．．．．，皆取元祐诸君

子 攻安石语，正犹纂《楚辞》附扬雄《反骚》以籍洪氏、苏氏贬词，明大谊也。即较

范氏《列女》不遗文姬，汝愚奏议兼收惇、蔡，尚区以别。故临川李穆堂侍郎深憾录中

安石言行之为诬17。 

为了较全面地透视笔记小说对王安石个人形象的塑造，下面选录凸显王安石个性特征，

生活兴趣及社会交游的片断轶事说明其毁誉参半甚或毁大于誉的情况。 

先看一下赞誉王安石的形象塑造。 

1． 不迩声色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执事

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

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

如初，尽以钱赐之18。 

2． 淡泊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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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御试进士，时晏元献（殊）为枢密使。杨察，晏婿也，时自知制诰，避

亲，勾当三班院。察之弟寘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未放榜间，将宣示两府。寘因以赋

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对，见寘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

以寘。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

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怿曰：“此语忌，不

可以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

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置寘可矣，”复以第一为

第四人。寘方以鄙语骂时，不知自为第一人也。然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

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耶19。 

3．性酷嗜书 

舒王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昼或宴居默坐研究经旨，知常州，对客未尝

有笑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之。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

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其可赏也。”有一人窃疑公笑不由此，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

偶思《咸常》二卦，豁悟怪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20

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

亦至，延之谈禅，舒王曰：子固熟视之，已而论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

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

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21

4． 清廉朴素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

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

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

颇骄纵，不复下箸，唯淡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

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荆公越国吴夫人好洁成癖，公任真坦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

藤床假用未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一旦，跣足而登床，偃卧良久，吴望见，即命

送还。22

5． 适性忘虑 

《遁斋闲览》云：“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

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

致远诗》云：“垂成勿破坏，中断俄连接”。是知公棋不甚高。又云：“讳输宁断头，悔

误仍搏颊。”“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苕溪渔隐曰：“介甫有《绝句》云：莫将

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秤何处有亏成”？观此诗，则图适

性忘虑之语，信有证矣。苦鲁直于棋则不然，如“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则苦思忘形，较胜负于一着，与介甫措意异矣。”23

6． 恬淡的晚年生活 

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

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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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

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元丰末，

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

造宅。24

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驴。余（王巩）尝谒之，既退，见其乘

之而出，一卒牵之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

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

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乃以囊盛饼数十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

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

也。25

下面再看讥毁王安石的形象塑造，这主要集中在性格强忮、不修自身和大诈似信等方

面。 

1． 性格强忮 

    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 一日，

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光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

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26

嘉祐末，王介甫以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

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迫及之，踢其肋下，立死。开封府捕按

其人，罪当偿死。及纠察司录问，介甫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

彼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

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旨，王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诣殿

门谢。介甫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

政以其名重，遂不问，介甫亦竟不谢。27

王荆公平生，养得气完，为他不好做官职。作宰相，只吃鱼羹饭。得受用底不受

用，缘省便去就自在。尝上殿进一札子，拟除人，神宗不允，对曰：“阿除不得”；又进

一札子，拟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来便乞去，更留不住，平

生不屈也奇特。28

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扫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

怒，以为不力，逐之去。参寥在座，私语他客云：“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

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29

2． 不修自身 

神宗尝问明道云：“王安石是圣人否？”明道曰：“‘公孙硕肤，赤  几几’，圣人

气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先生曰：“此言最说得荆公著。”30

神宗尝问文定识王安石否？曰：“安石视臣大父行也。臣见其大父日，安石发未丱，

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埽事，一苍头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敢与之争辨。《日录》

尽诋前辈诸公，独于文定无讥云。31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

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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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32

王禹玉与荆公同侍朝，荆公有虱直缘其须。裕陵顾而笑，公不自知也。退朝，问

禹玉曰：“上何为笑？”禹玉告之故，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当献一言颂

虱之功。”乃云：“屡游相鬓，曾经御览”，荆公为之解颐。33

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頮面，

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34

3． 大诈似信 

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

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

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

不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毁诋云。35

王荆公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

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

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于何所，曰：“在近匕筋处。”夫人曰：“明日姑易

他物近匕筋”，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

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36

4． 欺世盗名 

王安石在主持变法之前，甚得士林推崇，所谓“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37，但

在邵伯温笔下的王安石却是一个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伪君子。这一形象的描述是主要出自

他载录的二个“遗闻”，一是苏洵撰写《辨奸论》，二是司马光赞誉吕海论王安石十事有先见

之明。 

苏洵《辨奸论》的核心内容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祀。此文

始见于邵伯温的《闻见录》。关于此文的真伪亦是学界一大公案。自《邵氏闻见录》载此文

后，宋元明人未见有疑，清李绂、蔡上翔始断言《辨奸论》为邵伯温伪作，至今多有争议。

刘乃昌、邓广铭先生赞同李、蔡的观点，而章培恒，曾枣庄先生则予以反驳，以为《辨奸论》

确为苏洵所作。38对这个问题的孰是孰非，笔者不拟作评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自邵伯温登

录《辨奸论》在后世流布甚广，先是绍兴年间收入苏洵文集，后又被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两

人编入《古文观止》，可以说这篇文字作为否定王安石的佐证材料，对后世认识王安石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 

    熙宁二年六月，吕诲上章论王安石。蔡上翔就此评论说“安石文章风 节，天下称贤，

及相神宗行新法，而举朝哗然攻之，其斥为奸邪而先见于章奏者，吕诲也。”
39
吕诲所论十事，

指责王安石“慢上无礼”、“见利忘义”、“要尽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

权”、“专威害政”，“任性凌轹同列”、“朋奸”、“动摇天下”。熙宁时期反对派章奏攻击，评

议新法甚多，但唯吕诲此奏章传播甚广，是与邵伯温对这件事的引申发挥分不开，邵伯温写

道：             

帝方励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宴，例隔登对官于后殿，须上

更衣复坐，以次赞引。献可待对于崇政，司马温公为翰林学士，侍续延英阁，亦趋赞善

堂待召，相遇朝路，并行而北。温公密问曰：“今日请对，何所言?”献可举手曰：“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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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弹文，乃新参政也。”温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学行，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

何论之”?献可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耶，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

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疎。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宰辅，天下必

受其祸矣 !”温公又谕之曰：“与公相知，有所怀不敢不尽。未见其不善之迹，遽论之

不可。”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耳。苟非其人，则败国

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閤门吏抗声追班，乃各趋以

去。温公自经筵退，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寝有传其疏者，多以为

过。未几，中书省置三司条例司，相与议论者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始变祖宗旧法，专务

聚敛，私立条目，颁于四方，妄引《周官》，以实诛赏。辅弼异议不能回，台谏从官力

争不能夺，州郡监司若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责从之。所用皆 薄少年，天下骚然。于是

昔之怀疑者始愧仰叹服，以献可为知人。温公与安石相论辩尤力。神宗欲两用之，命温

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不拜。以三书抵安石，冀其或听而改也。安石如故所为，

终不听，乃绝交。温公既出，退居于洛，每慨然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 
40

    由于司马光是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元祐诸贤之首领，因而“献可之先见，自温公有言，而 

后世多称之。”
41
可谓影响甚大。 

5．针贬交游 

熙宁前二三十年间，王安石与当时名臣钜公有较多交往，韩琦曾是王安石的上司，欧阳

修、富弼、文彦博都曾推荐过王安石，韩维、吕公著与安石自青年时期就有文字来往，司马

光与安石则互相推许。熙宁变法后，这些名臣成为王安石的政敌，或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这

一转变在笔记小说中有较多的载录，但载录的故事多带有非议王安石的性质。如前揭王安石

自仁宗嘉祐以来已名重士林“学问文章，知名当世”，但在邵伯温的笔下王安石却是善于攀

附名士以自重的人。 

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

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臣室也，天下之

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

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诲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

诲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年

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友王安石

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42

    关于王安石是否籍韩吕以取重的问题，蔡上翔曾引欧阳修《再论水灾状》推重知池州包

拯、知襄州张瓌、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群牧判官王安石的事实后说“公著与安石并荐，岂能

重安石哉，即此可论其妄矣。”
43

    韩琦是三朝重臣，尤反青苗法。笔记小说所传王安石与韩琦交往的故事，王安石则是一

个气度狭小的人物： 

    韩魏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佥书 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

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合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秧满去。令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

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其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公为轻己，

由是怨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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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达旦，略假  

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

“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

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初不屈。故荆公《日录》，短魏公为多，每曰：“韩公但形相好

尔”。作《通虎图诗》以诋之。
45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两条材料相抵牾之处甚为明显，同是记韩琦知扬州时与王安石产生嫌 

隙，但一是因韩琦误解王安石年少放逸不读书，一却是韩琦因王安石饱读诗书迂阔而调侃， 

两者相距甚远，显然这种“遗闻”之不实是不难想象的。 

   当然以上是一个较突出的示例，其它还有很多，因文繁，不再具引。 

   6．生死讖语 

   关于王安石的诞生，笔记小说的记述颇为离奇，而离奇的背后又暗含着深意，试看下面

4条记述： 

     傅献简公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 

昔与小王先生言：“王舒公介甫何至于无后”小王先生曰：“介甫天下之野狐也，又

安得有后？”归白鲁公，鲁公曰：“有是哉！顷有李士宁者，异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

醴泉观，视卿大夫络绎登阶拜，睹一衣冠，亟问之曰：“汝非獾儿乎”，衣冠者为之拜，

乃介甫也。士宁谓介甫：汝从此去逾二纪为宰相矣！盖士宁出入介甫家，识介甫之初诞，

故竟乎小字曰獾儿也。
46

荆公之生也，有獾出于市，一道人首常戴花，时人目为戴花道人，来访其父曰：“此

文字之祥，是儿他曰以文名天下。俟至执政，当见之”。荆公父书于册，自后不少差，

荆公甚神之。洎拜两地，道人果来曰：“自此益得君，谨无复仇。”荆公扣之，曰：“公

前身李王也，戒之”，遂辞去。
47

荆公在钟山读书，有一长老曰：“先辈必做宰相，但不可念旧恶，改坏祖宗格法。”

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问作宰相，并坏祖宗格法僧戏言也”？老僧云：“曾坐禅入定，

见秦王入寺来，知先辈秦王后身也”
48

  獾，原本是一种穴居山野，昼伏夜出的哺乳动物，在宋人笔记传闻中把它与王安石的出

生连在一起别有一番意义，因为不论是说“獾入其室”，还是说“出于市”，都预示着王安

石的诞生好象是一个野性十足的异类闯入人世，宋王朝因之将要有某种变异。而由此顺理

成章的逻辑表述，便是指王安石是南唐李后主和秦王廷美的转世投胎。关于宋太宗继位之

谜的问题，一向为治宋史学者所关注。不论是说太宗阴谋篡权，还是继位合法，意见虽不

统一，但太宗为确立自己一系的传位，的确是算尽机关，数开大狱。太宗胞弟秦王赵廷美
49之死，就是宋太宗一手制造的一大政治冤案。50因此后世对宋太宗此举颇多议论。《贵耳

集》所谓王安石为“秦王后身”，显然是意指欲降祸于宋，以报前世冤。说王安石前身是

李王(即南唐李后主)其意与此相同，也是喻欲降祸于宋。尤值得注意的是獾在《说文解字》

中又释作“野豕”，而在宋人“说话”中的小说则有以猪称呼王安石的情节（见后详述），

显然这种贬称的由来与笔记小说的“传闻”不无关系。 

以上是说王安石的诞生，至于论到王安石的死也是死有余辜，阴谴怪异之事，不知凡

几。《孙公谈圃》卷中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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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薨之前一岁，凌晨，阍者见一蓬头小青衣，送白杨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恶甚，

弃之墙下曰，“明年祖龙死”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载 

荆公病革甚，吴夫人令蔡元度诣茅山，谒刘混康问状，刘曰：“公之病不可为也。

适见道士数十人，往迎公，前二人执幡，幡面有字，若金书然。左曰‘中函法性’，右

曰‘外习尘纷’。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临薨，颇有阴谴怪异之事，与此不同，

未知孰是。 

何湘妃女士据此分析说“这些乍看下情节颇为光怪陆离的说法，却仍寓有深刻的批判

安石之意。因为民间传说颇杂神道迷信，报应不爽的观念。从上述二则的故事中，一是通

过蓬头小青衣来咒诅安石；二则以盖棺论定的方式，由冥王出来批判安石一生的是非功过。

所谓的‘中函法性’，仍是部分地肯定安石的耿介清纯之风，而‘外习尘纷’，则不外从安

石新法的事业上给予评断了。”51斯言甚是得当。 

 
四、小说话本、讲史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

52

 

上面论述的都是以载记奇闻、掇拾旧闻或述说近事的笔记小说，现在再看看深受市井

民众欢迎的小说话本、讲史小说是怎样塑造王安石形象的。虽然严格的讲小说话本和讲史

小说与笔记小说不尽相同，但是笔记小说的记事，记闻范围广泛，且有很强的故事性以及

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情节，往往成为讲史小说和小说话本的重要素材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讲，

两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能忽略讲史小说和小说话本。 

现今传世的讲史小说和小说话本中有描写王安石形象的，仅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残

本中的第十四卷《拗相公》和《宣和遗事》中的相关部分。这两部小说的时代断限目前还

有一定的争议。《京本通俗小说》编者不详，首见于近人江东老蟫缪荃孙 1915年所刊《烟

画东堂小品》丛书中。鲁迅、郑振铎、胡士莹等人都将《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中的《拗相

公》定为宋人旧话本。53但新近又多否定之说，“整体文风不拟宋元小说”。54在断限问题

上，其所以存在争议，笔者以为萧相恺《宋元小说史》的分析比较中肯“正因为没有宋元

旧本印证，再加上这批作品本身一般都比较短，文本中时代的印迹既容易抹去，也易于窜

入，所以，往往有些学者从这个角度肯定为宋元作品，而另一些学者又从另一个角度加以

否定，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而且，无论哪一位学者，都难免因一点小小的疏漏或不周而

造成判断上的失误。”55而先师漆侠先生对于明清时期小说集三言二拍与宋代文献之间的

关系所作研究的意见甚为可取，漆先生以为三言二拍中计有 62 篇是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状

况的。这 62篇与宋代旧话本及文献的关系可分为四类情况，“即：（1）有直接脱胎于宋人

话本的；56（2）自宋人记载中演绎而来；（3）来自于宋元杂剧；（4）根据宋人话本或某

些记载进行改编或演绎。”由这个分类再看《拗相公》，应当说即使不是直接脱胎于宋人话

本，也属于第 2、第 4种分类，所以在这里仍把《拗相公》视作宋人作品来看待。 

《拗相公》在冯梦龙编辑的《警世通言》第三卷又作《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宋代小

说话本，通常每篇小说开头都有篇首诗或词，并讲些与本篇相类的故事，做为引子贯穿下

文，其后再叙入正传或正话。《拗相公》一文的体制即援其例。小说以四句唐诗为篇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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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道出本篇

小说的主题，以陪衬故事的内容，紧接着对这首诗加以解释，尔后便话归正传。正传或正

话分作 3部分：其一是概括性的序文，其文曰： 

如今说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著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到手，任性胡

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假若有名誉的时节，一个瞌睡死去了不醒，

人还千惜万惜，道国家没福，凭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却倒也留名于后世。

及至万口唾骂时，就死了也迟。这倒是多话了几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谁？在那一个朝

代，这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王，名安石，临川人也。 

其二是简要叙述了王安石的早年仕履，旷世才华；及至宋神宗朝受赏识，拜相，虽然

当时有李承之、苏老泉等人识破其奸邪真相，但无人可信。此是作为他日必乱天下的伏笔。

王安石当政后，立起一套新法，专信小人，斥逐忠良，拒绝直谏，自以为是，复倡三不足

之说“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遂使祖制纷更，

万民失业，国事不堪。后因爱子王雱病疽而死，王安石痛思之甚，昏梦中王雱在阴曹地府

受酷刑泣求安石不要再行新法及早回头。受此咒詈，王安石醒来后便一连十来道表章告病

辞职。 

其三是本篇小说的重点，主要讲述王安石罢相之后，微服由京师到江宁，沿途中所见

老百姓对他深恶痛绝的情形。在情节结构上，作者精心安排王安石带亲吏江居与童仆在途

中与老百姓看似平淡的对话，却深刻反映出新法对人民的压抑和盘剥，对话场景共有三幕。 

第一，在钟离与一经纪人家的主人对话： 

主人迎接上坐，问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往江宁，欲觅肩舆一乘，

或骡或马三匹，即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当初，忙不得哩！”荆公道：“为何？”

主人道：“一言难尽！自从拗相公当权，创立新法，伤财害民，户口逃散。虽留下几户

穷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雇？况且民穷财尽，百姓饔餐不饱，没闲钱去养马骡。

就有几头，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稳，我替你抓寻去。寻得下莫喜，寻不来莫怪。只是比

往常一倍钱要两倍哩！”江居问道：“你说那拗相公是谁？”主人道：“叫做王安石，闻

说一双白眼睛。恶人自有恶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别人家闲事。 

第二，在某村舍与一老叟对话： 

    因问老叟：“高寿几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问：“有几位贤郎？”老

叟扑簌簌泪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与老妻独居于此。”荆公道：“四子何为俱夭？”

老叟道：“十年以来，苦为新法所害。诸子应门，或殁于官，或丧于途。老汉幸年高，

得以苟延残喘，倘若少壮，也不在人世了。”荆公惊问：“新法有何不便，乃至于此？”

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间诗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为相，变易祖宗制度，专以聚敛为

急，拒谏饰非，驱忠立佞。始设青苗法以虚农民，继立保甲，助役、保马、均输等法，

纷纭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棰掠为事。吏卒夜呼于门，百姓不得安寝。弃产业，

携妻子，逃于深山者，日用数十。此村百有余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

口，今只有四口仅存耳！”说罢，泪如雨下，荆公亦觉悲酸。又问道：“有人说新法便民，

老丈今言不便，愿闻其详。”老叟道“王安石执拗，民间称为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

怒贬，说便，便加升擢。凡说新法便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其实害民非浅。且如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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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阅于场，又以一丁朝夕供送。虽说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

日聚于教场中，受贿方释。如没贿赂，只说武艺不熟，拘之不放，以致农时俱废，往往

冻馁而死。”言华，问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见在朝中辅相天子。”

老叟唾地大骂道：“这等奸邪，不行诛戮，还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为何不相了韩琦、

富弼、司马光、吕诲、苏轼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听得客坐中喧嚷之声，

起来看时，见老叟说话太狠，咤叱道：“老人家不可乱言，倘王丞相闻知此话，获罪非

轻了。”老叟矍然怒起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见此奸贼，必手刃其头，刳其心

肝而食之。虽赴鼎镬刀锯，亦无恨矣！” 

第三，在某树林茅屋间与一老妪对话： 

将次天明，老妪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秕，老妪取水，

用木杓搅于木盆之中，口中呼“啰 ，啰  ，啰  ，拗相公来。”二猎闻呼，就盆吃食。

婢又呼鸣：“喌，喌 ，喌 ，王安石来”。群鸡俱至。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

心愈不乐，因问老妪道：“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老妪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

石即当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

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

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了。麻未上机，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

利，只得畜猪养鸡，等侯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

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

做畜生。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荆公暗暗

垂泪，不敢开言，左右惊讶，荆公容颜改变，索镜自照，只见须发俱白，两目皆肿，心

下凄惨。 

这三幕对话集中抨击了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及均输等

新法“蠹国害民，怨气腾天”，以及老百姓对王安石的愤恨。当然作者刻意地安排这种血

泪控诉出自于善良的匹夫匹妇，这对于说书的听众而言，自能收到极大的共鸣与说服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作者运用一些浅俗的诗词来间接地对王安石加以奚落，

例如文中叙述一路上的茶坊、道院以至村镇人家，处处皆有诗词讥诮安石，致使安石归而

忧愤，其诗词云： 

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余黎乐太平。白眼无端偏固执，纷纷变乱拂人情。 

五叶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纷更，既言尧舜宜为法，当效伊周辅圣明。排尽旧臣

居散地，尽为新法误苍生，翻思安乐窝中老，先识天津杜宇声。 

初知鄞邑未升时，为负虚名众所推。苏老《辨奸》先有识，李丞劾奏已前知。斥除

贤正专威用，引进虚浮起祸基，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 

文章谩说自天成，曲学偏邪识者轻。强辨鹑刑非正道，误餐鱼饵岂真情。奸谋已遂

生前志，执拗空遗死后名。亲见亡儿阴受梏，始知天理报分明。 

生已沽名街气豪，死犹虚伪感儿曹。既无好语遗吴国，却有浮辞诳叶涛。四野逃亡

空白屋，千年嗔恨说青苗。想因过此来亲睹，一但愁添雪鬓毛。 

富韩司马总孤忠，恳谏良言过耳风，只把惠卿心腹待，不知杀羿是逢蒙！ 

高谈道德口悬河，变法谁知有许多。他日命衰时败后，人非鬼责奈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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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用轮回报应的观念鞭笞王安石。宋代由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已深入民间，

因而既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伤天害理，自然也就会遭到天的报应，《拗相公》在正文开头

和结尾都着意叙述了神鬼的报应。如讲安石辞相的原因时有一段文字描写安石爱子雱病疽

而死，安石悲痛欲绝，遂招天下高僧斋醮，图荐亡灵，当安石于斋醮后，焚香送佛之际，

忽然昏倒于拜毡上，直到五更后，方如梦初醒，回忆当时情形： 

荆公眼中垂泪道：“适才昏愦之时，恍恍忽忽到一个去处，如大官府之状，府门尚

闭；见吾儿王雱荷巨枷，约重百斤，力殊不胜，蓬首垢面，流血满体，立于门外，对我

哭诉其苦道：‘阴司以儿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专一任性执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国

害民，怨气腾天。儿不幸阳禄先尽，受罪极重，非斋醮可言。父亲宜及早回头，休得贪

恋富贵！’说犹未毕，府中开门吆喝，惊醒回来⋯⋯ 

在这里小说着重强调安石因行青苗等新法而祸及子孙，它透过说话人的生动描述，市

井小民们极易深信王雱受病痛折磨及早夭确实是对王安石新法祸民的现世之报应，从而达

到最大限度批判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三是除了以上所揭三幕对话场景外，作者撷取宋人笔记小说中攻击王安石的片断记闻

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铺垫或造成意境烘托特定的情绪。如前揭所引安石与韩瑜的交游、仁

宗时误食鱼饵、李承之言安石双眼多白，还有邵雍在天津桥闻杜鹃声而预言天下从此乱，

安石晚年悔恨为吕惠卿所陷、所误等均出自于《邵氏闻见录》，至于王雱阴间受酷刑则见

于《孙公谈圃》和《泊宅编》，于此可见王安石的形象之所以在南宋以后被极大地扭曲，

是与攻击王安石变法的笔记小说广为流布密不可分。 

宋人话本一般都有一个煞尾，即它是在连接在情节结局以后，直接由说话人自己出场，

总结全篇大旨，或对听众加以劝戒，含有明确的目的性，通常是用说白作评论，再加诗词

的。《拗相公》也不例外，其篇尾说道： 

至今世间人家，多有呼猪为拗相公者。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

有靖康之祸。有诗为证：“熙宁新法谏书多，执拗行私奈尔何！不是此番元气耗，虏军

岂得渡黄河”。57

再看《宣和遗事》。 

《宣和遗事》又称作《大宋宣和遗事》，其版本很多，分两个系统，一为二卷本，一

为四卷本。58前人多认为是宋人作品，鲁迅说“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
59胡士莹则断为“宋人旧编元人增盖者。”60但萧相恺认为“成书却确实在元代，”但观其

论证似不足以推翻“宋人旧编元人增益者”之说，因为他所列 6条证据，5条是延申胡士

莹用以证宋人旧编元人增益之说的，其不足为凭不言而喻，唯一的 1条新证据又有误，“书

中叙徽宗亲佞臣章惇、蔡京相继拜相，一时童贯等先后得进一大段，全本《宋史·宋徽宗

纪》，有许多句子且与《宣和遗事》相同。”虽然《宣和遗事》与《宋史本纪》语句相同，

但并不能以此就说《宣和遗事》是引自《宋史》，因为史学界公认《宋史》取材主要采用

的是宋的旧官史，而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早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已编写完毕。61所以《宣和遗事》叙事与《宋史》记载相同，是均取自宋修国史之使然，

以此证《宣和遗事》出元人之手似不足为凭。 

《宣和遗事》的内容相当丰富，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熔于一炉，既概括北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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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又着重反映了南宋军民痛恨权奸和抗金爱国的思想感情。但并非创作，大抵是掇拾

前人的诗文、笔记、 稗编、杂录、官私史书、市人小说等凑集而成。其内容大致可分为

十部分，或十段，其中第二、第三段专讲王安石及其变法。第二段讲宋神宗用王安石为相，

因变法引起祸害，其论调大抵承袭北宋末士论之常套，如采用《邵氏闻见录》有关其父邵 

雍闻杜鹃声而预言王安石乱天下的记述做为序言，暗示王安石登上政治舞台将是宋王朝的

大不幸，是书写道： 

英宗升遐，神宗即位。神宗是个聪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纲小纪，一一要重新整理一

番，恰有的那曾参政，名做公亮的，荐那王安石为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

宣麻时分，有唐介做著谏官，上疏论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为相，必多更变，重扰天

下。那时有吕诲亦上疏弹劾安石。 

在唐介、吕诲大肆批判安石的人品之后，作者又经由范镇与韩琦的上疏来表达对新法

的不满，文中最后则刻画出王安石在众叛亲离下的独夫嘴脸。作者藉安石弟安国之力谏，

而安石不听，遂使安国哭于影堂，并道出：“是吾家灭门矣！”的话语，来衬托出王安石的

拒谏与寡情。同时又以王雱成为地狱中拘囚的重犯，来说明王安石的罪不可恕，不仅自身

罪孽深重，而且累及子孙受难。于是经由笔记杂录或见闻传奇的汇集，再加上被视为正人

君子的元祐老臣的谏疏，作者就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奸佞的形象，牢牢套在安石身上，而讲

史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自此就被歪曲了。 

第三段讲王安石引蔡京入朝当权。据研究，《宣和遗事》作者的构思立意，与吕中《宣

和讲篇》的主旨如出一辙。吕中认为“宣和之患，自熙宁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余年，奸

幸之积久矣”。而《宣和遗事》的开场诗即点明了这一主题：“误国其君罪不轻，阴司报应

自分明，奸邪凡事怀私险，却告金仙洗恶名”，随即展开对王安石的声讨： 

话说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

奸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家天下。 

作者盛赞《宣和讲篇》“说得宣和过失，最是的当”。作者正是按照吕中的思想和《宣

和讲篇》中所提及的许多事情来选取材料，结构篇章，旨在反映宋“自熙宁至宣和”六十

余年间“小人用事”，“奸幸之积久矣”的所谓历史真实。62在这里小说按照精选的历史史

实，层层累进，王安石不仅是一个奸佞之臣，而且是祸害宋王朝的元凶。不特如此，大宋

宣和遗事透过讲史人年复一年的述说讲论，则其对王安石塑造的“佞臣”“元凶”形象，

便深入民间，打动人心，而被牢牢地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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